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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块秩序冶与“人情例外冶
———集体化时期晋南农村水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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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结合实地研究与文献研究,本文考察了集体化时期围绕一个扬水站展开的晋南农村水资源

开发利用方式及其局限。 集体化时期晋南农村水资源之开发利用呈现以“条条联系,块块团结冶和
“人情例外冶为特点的条块秩序。 条块秩序下,当地农民可以高度合作地利用水资源,然而其资源

密集、高度集权的特质也为日后水资源匮乏、合作困难等问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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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这项研究始于 2006 年夏季笔者对晋南农村 F
扬水站的考察。 扬水站从低处取水,扬水至高处,用
于灌溉、人畜饮用水。 F 扬水站建于 20 世纪 60 年

代,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有两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

注意:其一,当地农村灌溉、饮用水主要靠抽取地下

水,多年抽取的结果,不仅造成地上河流、泉水的消

失,还引起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其二,当年天旱,农
作物普遍需要灌溉,但有很多农民又不灌溉,他们选

择靠天吃饭,等着天上下雨,而灌溉用的渠道则有多

段年久失修、损毁严重。 在循着这些疑问开展的调

查过程中,村民总是情不自禁地对笔者回忆社队时

期火热的农田水利建设和严整的灌溉秩序,并不断

与当下水利设施闲置的情形相对照,令人感到集体

化时期是农民高度合作利用水资源的时期。
从公共资源利用的视角看人与人之间合作之力

的来源,大致有 3 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推崇市

场的力量,认为明晰完整的产权和充分自由的市场是

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因为理性的个人面对公共资

源时,总是倾向于把私人的直接利益最大化,这种理

性行为的积累结果将导致公共资源的恶化,从而最终

对各个行为主体产生不利的影响,环境社会学中“公
地悲剧冶的讨论起点正是基于此[1鄄2]。 第二种意见则

看重国家或政府的力量,这种意见认同霍布斯关于人

在自然状态下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只有一个

“利维坦冶一样强大的国家或政府才能克服自然状态

的混乱无序[3]。 第三种意见可概括为社会的力量,这
种意见认为市场或政府并非利用公共资源、提供公共

服务的最佳途径,相反,社会自组织的途径有可能解

决单一市场机制或单一政府机制都难以克服的搭便

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从而成为

成功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4]。
在中国农村,集体化时代主要是政府的逻辑发

挥水资源的配置作用,后集体化时代则是市场机制

被广泛采纳和应用。 然而,市场机制并没有解决合

作利用公共资源的困难,对此,有研究者提出培育社

会资本[5]或国家(政府)强力介入两种路径。 在传

统资源丧失、社会资本薄弱的情况下,重返集体、由
国家或政府强力介入社会似乎成了唯一现实的

途径[6鄄7]。
如此看来,当地人和研究者对集体化时代合作

使用资源的追忆不仅是怀旧,也有现实的指向,因此

有必要审慎考察集体化时代水资源利用的状况。 由

此,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一是集体化时期晋南农

村围绕 F 扬水站的水资源是以何种方式得到开发

利用的? 二是集体化时期人们可以高度合作利用水

资源,但这种高度合作是否有其局限性? 为此,本文

将回顾 F 扬水站的建立过程和初期运营状况,在此

基础上概括集体化时期晋南农村水资源开发利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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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呈现的特征,并辨析此种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可

能存在的局限性。

淤根据对 S 村 SCS 的访谈笔记整理。

二、扬水站的建立:改造社会、驯化自然

F 扬水站位于山西省绛县,该项目于 1965 年被

山西省规划,1967 年破土动工,1969 年即投入使用。
一个装机容量近 500 kW、灌溉面积将近 1333 hm2 的

国家中型扬水站,从规划到建成只用了不到 5 年的

时间。 像大多中国现存的大中型水利基础设施一

样,F 扬水站是集体化时代的特殊产物,它既是改造

社会的结果,也是驯化自然的成绩[8]。 改造社会伴

随着驯化自然的过程,前者是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

制,后者则是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全面征服[9]。
从 1949 年开始,F 扬水站所在的绛县就开始了

以“公冶为取向的集体化运动。 从共享劳力到共享

生产资料,平均分配劳动果实,“公冶的规模和内涵

不断扩大。 建立公有制社会、避免贫富分化是集体

化运动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国家也凭借合作化和统

购统销完成了工业的原始积累需要,并掌握了大量

的廉价粮食[10]。 在国民经济建设的需求下,从 1949
年出现第一个临时互助组到 1958 年建立人民公社

制度,绛县以加速度完成了合作化进程。 人民公社

取代了原来的乡镇一级基层政权,实行政社合一。
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管

理冶的管理体制,各管理区、生产队的土地和生产资

料都属公社社员集体所有,人财物由公社统一调配

使用。 生产劳动由公社统一部署、统一要求、统一指

挥,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冶。
公社大办社有经济,大办公共食堂,大搞水利,大搞

丰产方、高产田和大炼钢铁。 在“大办冶、“大搞冶下
无偿平调各队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尽管这种一大

二公的做法在实践中出了很多问题,也经过很多调

整,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冶的格局在集体化时代

基本保持稳定,生产队成为大部分村庄的核算单位。
在改造社会,建立基层生产单位的过程中,为换工、
组织生产便利,男系直属后代家户和自然形成的聚

落基本都划在同一生产队中,也就是说,由血缘和地

缘纽带形成的初级社会群体关系被纳入到正式的社

队组织中[11]。
山西多山,多山之地往往富集地下或地表水资

源。 绛县夹在两条山脉之间,1949 年以前本地多泉

水河流,为人口繁衍和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使
种植农业成为当地人传统的生计方式。 本地作物以

小麦、谷子、玉米、高粱、红薯、豆类为主,另有棉花、

油料、蔬菜等。 现代国家以增长为特点的经济发展

计划中,农业增产是首要目标,而发展水利则是实现

农业增产的重要途径。 1952 年,绛县政府根据国家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为国家工业化与农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服务,为农业增产,特别是粮食和棉花

增产服务的方针。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利

建设是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起来

的。 在“全面规划,重点兴修,标本兼治,远近统筹冶
的指导原则下,国家依靠互助合作组织开展群众性

的小型水利;小型水利的使用和粮食增产又巩固和

促进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7 年,合作化完成使国

家掌握了大量可支配的物质和人力资源。 在人民公

社、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的指引下,绛县水利建

设掀起了空前的高潮。 除了发展引水、蓄水之外,人
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尚未被开采的地下水。 1957—
1958 年,绛县某公社组织 7 个大队 400 多人,试图

截下山间地下的潜流,工程虽因山洪暴发而被迫中

断,但人们开发地下水的劲头有增无减。 高扬程水

泵、机钻井技术的发展和电力的推广都是兴建 F 扬

水站必要的技术铺垫,而绛县在学毛著运动中的突

出表现则使该县被列入全国四化(机械化、水利化、
电气化和化学化)重点发展县。

国家不仅为扬水站工程确定了目标,也为之提

供了电机、水泵、变压器、石灰等设备和材料,并提供

专业的技术支持。 “省水利员在全县测量了一下,
测出来这里的水潜力最大,就把地方(工程)定到这

了。冶淤扬水站选定的 F 村本有自流泉灌溉,水流自

东南向西北,注入汾河的支流。 扬水站要改变 F 的

自然流向,建一个人工的灌溉体系:泉水被抽取上来

之后,不再流向西北,而是通过渠道输向西、南方向,
计划灌溉 F 村、S 村、X 村等 7 个村庄1 147 hm2 土

地。 受益各村对此都表示欢迎,F 村扩大了灌溉面

积,而其他几个村庄则实现了灌溉的零突破。 受益

各村以火样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扬水站的劳动竞赛

中,白天是明着干有工分可挣,夜里没有工分也要偷

偷干。 为了扬水站能顺利运营,各大队还修建了各

村范围内的辅助工程,包括开水渠、挖蓄水池和平田

整地,其中平田整地最为费时劳力。
建扬水站是为了发展灌溉,而灌溉则是要让水

作用于土地上。 凸凹不平的土地不利于大型农具的

使用,不易保持肥力,也不方便灌溉,因此需要平整

土地。 对土地的平整自古已有,但集体化时代,“平
田整地冶作为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内容,成为一种

政治任务,它也通过社队组织成为农民的劳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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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大家只要把低洼的地方垫上就行了。 到

后来,发展成先取活土,再取死土或者垫死土,然后

再把活土盖上。 活土就是土地表面那层土,大概七

八寸厚,因为有阳光雨水和粪肥,这层土松软,能养

活庄稼。 死土就是活土下面的土,比较硬,也养不活

庄稼。 在比较高耸的地方,老百姓先把上面那层活

土挖掉放在一边,再把高出的死土部分取出来,然后

再把活土填埋回去。 取出来的死土也不会浪费。 老

百姓在比较低洼的地方,先挖一层活土,等死土露出

来再把从高耸地带挖出来的死土填上,然后再把活

土填回去。 死土硬硬的,挖起来非常费力。 死土装

上满满的一拉拉车,几个人再一起喊着号子把一车

死土拉到低洼处。 从高耸的地方到低洼的地方往往

有相当一段距离,全都是人力、畜力拉土,可不像现

在有推土机这么方便。 大概整个后半年生产队都组

织人不停点地(一刻不停地)平田整地。 F 村趁着这

股劲把炮楼那段平了,那里就能浇地了。 再高的地

方没有平整,现在也没人有精力再去平田整地

了。冶淤如果不联系这一时期的合作化历程,就很难

洞悉这一改造自然的活动也嵌入在相应的社会变革

中。 合作化之前,甚至合作化进行到初级社的时候,
土地仍然归农户私有,农户在自己的地块上劳作。
经过多年耕耘的熟地,即使是坡地,也在其界限之内

避免了大起大落,因此只要垫上低洼处就行。 高级

社以后,土地归公,土地小块并大块,耕地连成片,平
田整地也扩展到了社队范围内的土地。 从 1958—
1962 年,绛县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年用于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力占总劳力的 32% ,年均投工

140 万多个,动土 100 余万 m3,共平整土地 24 680
hm2,占总耕地的 77% 。 “文革冶期间,绛县开展农业

学大寨运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再现高潮,年用于农

田水利建设的劳力占总劳力的 50% ,年均投工 180
万多 个。 三 保 田 ( 保 肥、 保 水、 保 土 ) 面 积 由

1 400 hm2发展到 4 467 hm2[12]。

淤根据对 F 村 JRH 的访谈笔记整理。

在开发水资源、建设扬水站的过程中,F 扬水站

作为县水利局的派出机构,有权以县政府的名义让

受益各大队投劳。 虽然村落中独立核算的单位是生

产队,但是扬水站并不直接与对生产队交涉。 扬水

站直接跨过各大队所属的乡镇公社,通过大队调拨

生产队的人力进行劳动。 扬水站这种安排固然是出

于管理方便,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种等级化的结

构中,上级可以越级管理下级,但下级不能主动越级

与上级交涉。 在这种权力结构中,权力是向上集中

的,下级的权力也来自上级的赋予。

三、条块秩序:扬水站的初期运营

水资源利用的条块秩序,指国家对水资源的垄

断性占有和供给,以条(纵向正式等级组织)为工具

对块(横向集体)进行管理和水资源分配。 因为权

力的向上集中,处在同一条中的不同等级组织并不

能随便直接发生关系:上级可以(越级)对下级进行

管理、提出要求;下级则不能主动越级挂靠上级。 这

种模式中,下级的权利范围极为狭窄,上级的权利范

围则宽泛而灵活。 当下级块中的个体在体制内要求

权利受挫时,下级会设法以非正式关系取得权利。
水资源利用的条块秩序,还指国家对其境内所

有水资源的总体把握,尽管这一点因为技术上的困

难而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但国家至少在象征层面上

要把所有的水资源掌控起来。 F 扬水站的水资源利

用是通过灌区制度纳入到国家水资源利用体系中

的。 F 扬水站是绛县的重点水利工程,实行的是灌

区管理制度。 每个灌区都是国家总体水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单位。 按着自然水系,国家把全国水资源划

归几个大的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

委员会、淮河水利委员会、海河水利委员会、珠江水

利委员会、松辽水利委员会、太湖流域管理局。 每个

水利委员会统一管理流域水资源,包括地表水资源

和地下水资源,负责水量的分配、调度。 也就是说,
水委会对流域内水利单位的水资源利用有计划内和

计划外的安排。 每个省市县、每个灌区都应向所属

水利委员会申报水资源取用量,获得水利委员会批

准才可以使用。 F 扬水站归黄河水利委员会管。 F
扬水站根据往年平均需水量,向黄委会提出下一年

黄河取水许可申请,经得到批复同意方可取水。
在水资源国家所有的前提下,F 扬水站灌溉体

系主要包括:对水的分配、争夺、偷窃,水费的收缴和

对水利设施的维护。 以下笔者将结合访谈和文献资

料对集体化时代的灌溉状况进行描述。
灌区管理制度。 1969 年,随着扬水站竣工受益

成立了 F 灌区。 灌区的管理办法沿袭了民国的水

利委员会制度。 灌区的主任由县里任命,技术人员

由国家调配,各受益村派水利代表参加管理。 从灌

区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灌区应该每年召开水

利代表会,征求意见,确定灌溉秩序,安排清淤、维
修。 干渠清淤由受益村分段进行,春浇前后和秋冬

浇前后每年清两次。 当时水利委员会正式干部职工

人员少,各受益村都抽有临时人员参加管理。 临时

人员由本村(当时的大队)记工分,不拿工资。
灌溉季节。 集体时代,农业活动由社队统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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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在以粮棉为纲的生产口号中,作物种植结构比

较单一,主要的作物种类有:小麦、玉米、小米、高粱

和棉花。 这些作物中,只有棉花比较怕水,应该长在

地势较高的干爽地带。 因此,一年只需有 3 次集中

的浇地,即冬浇、春浇、夏秋浇。 冬浇:公历 11 月 15
日—12 月 15 日,可促进根系生长;春浇:3 月 10 至

3 月底,促进根系生长、植株拔节;小麦灌浆季节:黄
河以北从 5 月初至中旬,促进籽粒饱满淤。 在这 3
次灌溉中,以灌浆季节的灌溉最为紧张,这是作物最

需要水,但也是全年最干旱的时候。
水的计量。 扬水站把全水送到总干渠,总干渠

上设置分水站,分水站把全水分为两个半水,可以同

时灌溉两个村庄。 在分水站处调节夹板的高低,可
以设置水的流量,不过全水和半水是 F 扬水站使用

的标准水流量。 因为单位时间内通过分水口的水量

固定,可以通过计量时间算得水量。 扬水站在与电

业局和上级部门的文件来往中使用“立方米冶来说

明水量,但扬水站和受益村之间相互使用时间作为

水量的代名词。 如“10 分钟的水冶。

淤根据对 S 村 LHQ 的访谈笔记整理。
于根据对 S 村 SCS、X 村 QFS 的访谈笔记整理。

水的分配。 大队向扬水站申请用水,生产队向

大队申请用水。 扬水站给各个大队分配灌溉时间,
大队给各个生产队分配灌溉时间。 扬水站按亩平均

分配灌溉时间。 按地亩数量平均分配。 扬水站上每

次都把浇地总时间分配到大队,大队自己分给各生

产队。 生产队长不去扬水站要水,给大队要水;大队

去扬水站上要水,然后就给各生产队分水。 用水紧

张的时候采取轮灌。 要是不够用下回再轮。 比如说

某队需要浇 50 个小时,可是这次只给该队分配了

20 个小时。 等这回浇完了,该队就再跟扬水站要

水,要到了水再重新分配。 上次浇过的这次就不浇

或者少浇,上次没浇的或者少浇的这次就多浇。
水的优先权。 各个大队的灌溉顺序,按照各大

队在扬水站交定金的时间先后排。 各生产队之间的

顺序以此类推。 虽然扬水站按亩平均分配,但 F 村

是水源所在地,它比别的受益村都更优先浇地(河
岸权)。 除此之外,S 村给扬水站投的工最多,地也

比别的村里多,是除 F 村之外第二优先的受益村

(以工役负担、缴纳水粮量多而享有优先权) [13]。
偷水。 Y 村和 X 村要浇地,水都先经过 S 村。

集体化时期的渠是土渠,扒渠偷水的情况很多。 虽

然有巡渠的,但一不注意就有人偷水。 有的时候生

产队里还派人去偷水,偷水也能挣工分。 偷水的铲

两锨,把渠一扒,见水流出来就跑了,水一冲,那个口

就越来越大。 你想去逮人都不知道是谁扒的渠。 Y
村、X 村在灌溉渠下游,虽然知道有人偷水,但是逮

不到偷水人,也没有办法。 而且不论怎样都要从上

游的 S 村地里过水,他们也不敢太怎么样。
人情水。 用水紧张时,经常有人走关系,扬水站

上也会做做人情。 因为土地公有,个人无法以个体

家户的方式使用人情水;个人只能通过与生产队其

他成员共享而使用人情水。 以个人名义要到的人情

水“时间冶,划入个人所在大队和生产队中。 如果大

队水管员发现扬水站给别的社队放人情水,因此减

少了对其所在社队的时间数量,大队水管员可以要

求扬水站补足本社队的时间量。
水费缴纳。 大队管水官从生产队长那里收钱,收

齐后交给扬水站。 大队管水官不从水费中抽取任何

收入,他的报酬来自职务工资。 大队管水员先把钱交

给扬水站才能浇地。 但“后来跟扬水站上的人惯意

(熟悉)了,先浇地再交钱也行,只要不把人家这钱耽

搁了就行。 这伐(回)地一浇完就把钱收了交给人,要
是你交不了钱,人家就不相信你了,往后要水就不方

便了。冶于扬水站上放水,一小时收十几块钱(一亩地

浇一次三四块钱)。 因为浇地便宜,而且是生产队拿

钱,所以当时大队向生产队收钱也好收。
水利工程维护。 各受益村负责各村内扬水站渠

道的清理和维护。 每年集体灌溉之前要清理渠道内

的杂物。 平常渠道有毁损的地方要及时修理。 扬水

站的干渠、支渠如有损坏,由扬水站投料,受益村投

工共同修复。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到条块原则在灌溉秩序中

的体现。 首先,在水的分配中,受益队社以各自的块

为单位,从其所属的条中分得灌溉时间;争水和偷水

都是水在稀缺状态下的分配方式,也遵循同样的原

则。 偷水中,A 生产队偷 B 生产队的水,两者如果同

在一个大队,则在大队内部协调解决;两者如果不在

一个大队,则由其所在的大队协调解决。 水费的收

缴是沿着属于同一条的不同等级依次上移。 水利设

施的维护是沿着属于同一条的不同等级依次下移,
最后落实在某一个块(生产队)上。 扬水站水资源

利用的条块原则可以概括为 “条条联系,块块团

结。冶概括而言,就是条呈现为等级化组织,而块内

则互相团结,在水资源的利用上彼此之间大致平等。

四、人情例外:灌溉配水中的人情

集体化时代的农业种植结构比较单一,S 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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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周边农村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 单一

的种植结构下,农时相似,作物需要灌溉的时间也基

本一致,这也引起了灌溉时节水资源的刚性匮乏。
尤其是 5 月小麦的灌浆季节,这时往往是天最旱的

时候,所有社队都需要灌溉。 扬水站的水资源总量

和供应能力有限,平均主义的做法是所有社队都得

到非常有限的水资源,极端的情况下,“一亩地刚湿

了地头,才 5 分钟就停了冶淤。 每到灌溉紧张的季

节,“大队管水员天天都往扬水站跑,有时候一天跑

好几次,大家蹲守在扬水站办公室内外,办公室满满

的都是人冶于,大家都试图通过人情多要一些水。
人情,在扬水站的灌溉体系中有两种表现形式。

其一,是大队管水官与扬水站干部因长年交往而产

生的非正式关系。 其二,扬水站的干部职工一般都

来自本县,主任一般来自其他公社,副主任、会计和

其他干部职工则经常从扬水站所在两个公社中选拔

和任用,扬水站干部职工本身就与其受益村村民有

各种各样的非正式关系。
在第一种非正式关系中,笔者注意到所有的大

队管水官首先都会声称自己恪尽职守。 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基础上,他们还具备一些别的管水官所没有

的个人特质,即因为与扬水站干部长时间打交道而

与之培养出朋友关系。 因为这种朋友关系,扬水站

可以让某管水官所属大队先灌溉再交钱。 这种在等

级组织中形成的朋友关系也很特殊。 主任不在现场

时,管水官在外人面前经常省掉主任的姓,直呼主任

的名,以显示他们的亲密关系。 当主任在场时,管水

官则句句不离主任二字。 SCS 每次去扬水站的时

候,都要跟主任打声招呼,他们的对话如下。

淤 根据对 S 村 LHQ 的访谈笔记整理。
于 根据对 S 村 SCS 的访谈笔记整理。

主任:老 S 又来了? 来,坐。
S 忙掏出一包农工烟(黑色的无过滤嘴眼,劲

大,便宜,农民工人经常抽,称之为农工烟),递给主

任:主任,抽支烟,别嫌烟不好。
主任接过烟,或者不抽,或者象征性地抽几口,

然后拿出自己的带过滤嘴香烟,递给 S:来,老 S,也

抽根好烟……今天来有什么事?
这两根带不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交换,表达了朋

友关系中的等级意味。 正如沃尔德所说的,这种存

在于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之间的庇护主义关系并不是

纯粹的“非正式组织冶或个人性的关系网络。 相反,
它是不能离开正式组织而独立存在的。 这种庇护主

义的关系,既不纯粹是公共领域的事情,也不全然是

私人领域的事情,而是体现了一种公共领域与私人

领域结合在一起的现象。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公共

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界限不清的产物[14]。
在第二种非正式关系中,社队中的个人凭借自

己与扬水站干部职工的血缘或地缘关系提出灌溉时

间量的要求。 不过,社队中的个人并不能独自享有

他要来的人情水,而必须与社队中的其他成员共享。
SHY 是 S 村人,他爷爷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从小

要察言观色,他十几岁时就特别机灵。 扬水站刚刚

建成时,正式干部职工少,经常抽调受益村的村民去

扬水站上帮忙。 扬水站上有文化的不多,所以想找

个机灵的、能记账的。 SHY 和 S 村另外两个人同时

在扬水站上帮忙,被扬水站上相中了。 当时 S 村的

党支部书记 G 书记帮他说了话,扬水站才没计较他

的地主成分,把他招成了正式工。 后来 SHY 成了扬

水站的副主任兼会计,S 村人去要水方便了很多。
两种非正式的人情水,不论是基于血缘和地缘

关系,还是基于工作中培养的朋友关系,都嵌入在等

级化的组织中。 表面上看,人情水是条块原则的例

外,但是例外的人情实际上毫不例外地形塑在条块

结构中,个人通过非正式关系争取到的人情水仍然

必须通过正式关系得以使用。

五、结论与讨论

F 扬水站在其建立和初期运营中体现出来的水

资源利用方式,是以“条条联系,块块团结冶和“人情

例外冶为特点的条块秩序。 扬水站不仅事实上和象

征性地处在国家总体的水资源配置体系中,而且以

毋庸置疑的等级化条条组织把水资源分配到块块上

去。 条内等级化,而内部团结的块块之间却缺乏横

向联系。 社队之间的联系通过所属的上级发生。 人

情水看起来是条块原则的例外,但不论哪种特殊化

的人际关系,都嵌套在正式的组织结构中。
集体化时代的晋南农村水资源利用方式,虽然

表现为农民之间高度严密的合作,但这种由国家或

政府主导的合作是从政府和专家的视角进行的,因
而不能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这使合作的方式和结

果都远离了当地人的生活和生态环境[15]。 合作以

条块为纽带进行,这既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冶的

集体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反过来又强化了社队内

部的团结和社队之外的隔阂。 社队间的横向联系须

通过更高一级正式组织,血缘和地缘身份也融合进

正式的社队身份中。 正式组织无所不及,它削弱了

非正式关系配置资源的能力,总体性地掌控村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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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农民获得水资源的结果,常常不足以维持

温饱,“一年下来还要欠生产队的钱冶淤,而这种合作

使国家完成了粮食收集和工业原始积累的目标。
从生态环境维度看,政府和专家导向的合作开

发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地的环境承载力。 密集的资

源开发和高度集中的权力促进了粮食产量的迅速增

长,也令水环境迅速恶化。 1969 年,F 扬水站竣工,
本来并没有计划打井取水,因为当时 F 村的自流泉

水水量不少,应该足够使用。 但扬水站建成后,F 村

的自流泉很快干涸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自流泉

才重新冒出来。 扬水站在 1971 年之前又凿浅井 9
眼、深井 7 眼以补充水源,但也只能浇地 467 hm2,与
当初承诺的 1 147 hm2 相差甚远。 1971 年增设引水

暗渠5 700 m,试图从绛县的另一处泉水引水,也没成

功。 1974 年,扬水站在其西北方向增设抽水机,提
取河水,但仍然不能保证水源。 1976—1977 年又打

深井 8 眼,才达到有效灌溉面积,保浇 467 hm2[16]。

淤根据对 F 村 JRH 的访谈笔记整理。
于关于资源产权的讨论,一般只区分“公冶与“私冶两种产权,参见萧正洪. 1999 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 J] . 中国经济

史研究,1999,24(1):48-64;张佩国. 公产与私产之间:公社解体之际的村队成员权及其制度逻辑[ J] . 社会学研究,2006,21(5):26鄄49;张小

军. 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泉个案研究[ J] . 社会学研究,2007,22(4):23鄄50;赵世瑜. 分水之

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与象征[J] . 中国社会科学,2005,26(2):189鄄208.

条块秩序下,农民虽然可以高度合作,但如本文

所述,这种高度合作也有社会层面和生态环境层面

的不可持续性。 这种局限性也昭示了单由政府引导

的合作只着重关注了水资源利用的部分特征。 水资

源之利用,从相关主体的不同性质看,同时具有公、
共、私的特征于。 所谓“私冶,指水资源最终必须由个

体(个人或群体、组织)来使用和消耗;所谓“共冶,指
水资源往往以水体的方式为共同居住在某一地域的

人们所共享,因此群体、组织、社区甚至地域对水资

源往往具有控制权、监管权和处分权;所谓“公冶,指
水资源之流动、不同形式之间的转化和其对生态环

境的功能使特定水体的影响或潜在影响超出其所在

地域,因而由国家行使对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 条块秩序着重处理水资源利用中“公—共冶行
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私冶这一行为主体及其获益以

人情水的方式表现出来,公共私三者之间并不平衡。
以这种思路来考察集体化时代前后的水资源利用方

式,可以假设集体化时代之前的水资源利用方式比

较着重处理“共—私冶的关系,而后集体化时代则面

临缺乏“共冶这一中间层面的“公—私冶主体之间的

直接互动。 前集体化时代、集体化时代、后集体化时

代的水资源利用在“公共私冶三者关系之间有何侧

重,经历何种变化,前一阶段是否以及怎样影响后来

阶段,这些问题非本文所能回答。 本文以水资源利

用中“公共私冶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为收尾,是想说

明集体时代“条块秩序冶的合作方式具有特定的时

代背景和条件,有其成就和局限;如今要促成利用水

资源或其他公共资源的合作,不论是重返集体还是

挖掘社会资本、培育公民精神,都须正视“公共私冶
不同行为主体的利益和诉求,力求制度设计与实施

能够实现三者之间关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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